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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朝
偉
說
看
九
次
才
看
明
白

︽
一
代
宗
師
︾，
他
是
主
角
，
由
頭

到
尾
拍
足
七
年
，
他
也
要
重
看
又

重
看
才
明
白
，
觀
眾
更
難
奢
望
看

一
次
便
明
白
，
我
是
看
了
電
影

後
，
再
讀
王
家
衛
的
專
訪
和
幾
個
解
構

︽
一
代
宗
師
︾
角
色
、
背
景
、
寓
意
、

手
法
的
報
道
，
融
會
貫
通
後
才
徹
底
明

白
整
套
電
影
，
就
如
上
了
一
課
﹁
王

學
﹂。有

說
看
王
家
衛
的
電
影
需
要
思
考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為
你
難
以
思
考
王
家
衛

的
投
射
，
例
如
片
中
武
功
高
強
的
張
震

開
了
家
理
髮
店
的
設
計
是
源
自
王
家
衛

小
時
候
家
附
近
理
髮
店
的
理
髮
師
都
是

高
手
，
叫
觀
眾
怎
麼
猜
？

電
影
原
裝
版
全
長
四
小
時
，
現
濃
縮

了
一
半
，
王
家
衛
稱
遲
些
推
出
足
本
，

觀
眾
便
會
很
易
明
白
，
那
是
剪
接
功
力

不
足
，
該
去
拜
名
師
學
藝
，
推
出
一
個

觀
眾
看
不
明
的
版
本
，
對
觀
眾
不
公

平
；
片
中
有
很
多
隱
喻
，
對
白
有
弦
外

之
音
，
但
實
在
是
太
隱
太
玄
，
觀
眾
難

以
領
略
，
變
成
曲
高
和
寡
，
觀
眾
買
票

入
場
是
為
娛
樂
，
有
必
要
費
這
麼
大
的

勁
去
看
明
白
一
套
電
影
嗎
？

話
雖
如
此
，
該
片
票
房
在
內
地
收
逾
二
億
，
成

績
頗
佳
，
王
家
衛
拍
戲
出
名
慢
，
有
開
工
冇
收

工
，
常
要
演
員N

G

十
幾
次
甚
至
幾
十
次
，
卻
又

狂
刪
演
員
戲
份
、
電
影
隱
喻
多
，
難
一
次
看
得

明
、
叫
好
未
必
叫
座
、
製
作
費
高
昂
，
但
演
員
仍

恨
拍
他
的
戲
，
片
商
繼
續
奉
錢
給
他
，
觀
眾
願
意

買
票
入
場
，
魅
力
沒
法
擋
。

他
，
才
是
一
代
宗
師
。

百
家
廊

朵
　
拉

王家衛才是一代宗師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也
斯
走
得
遽
然
。

與
也
斯
的
來
往
可
以
說
是
從
文
字
之
交
開
始

的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我
參
與
︽
香
港
文
叢
︾
的

策
劃
，
收
入
了
︽
也
斯
卷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

近
期
我
策
劃
一
套
︽
世
界
當
代
華
文
文
學
精
讀
文

庫
︾︵
收
有
海
內
外
五
十
位
華
文
作
家
作
品
集
︶，
內
也

收
入
也
斯
的
短
篇
小
說
︽
越
界
的
行
程
︾。
這
部
作
品
，

獲
得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頒
發
的
年
度
小
說
獎
。
與
此
同

時
，
我
也
邀
請
也
斯
主
編
的
︽
香
港
當
代
作
家
作
品
合

集
．
小
說
卷
︾，
由
於
也
斯
疾
病
纏
身
，
獨
力
難
當
，
他

後
來
找
了
葉
輝
、
鄭
政
恆
與
他
一
起
合
編
。

在
也
斯
的
努
力
下
，
這
部
合
集
獲
得
讀
書
界
的
稱

許
，
獲
去
年
香
港
電
台
﹁
第
五
屆
香
港
書
獎
﹂。

也
斯
在
這
本
書
開
篇
說
道
：
﹁
這
部
香
港
短
篇
小
說

選
包
括
了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二
○
○
七
年
的
作
品
，
以
小

說
的
藝
術
性
和
香
港
特
色
為
標
準
，
由
於
佳
作
很
多
、

篇
幅
有
限
，
我
們
盡
量
選
一
些
寫
得
好
但
少
人
談
論
的

作
品
。
過
去
出
版
較
多
是
六
○
至
九
○
年
代
的
小
說

選
，
我
們
趁
嶺
南
大
學
人
文
學
科
研
究
中
心
從
事
五
○

年
代
文
學
與
文
化
研
究
的
機
緣
，
重
讀
了
不
少
五
○
年

代
的
作
品
，
重
新
整
理
脈
絡
和
編
選
作
品
，
作
出
一
些

新
的
選
擇
。
另
外
，
我
們
也
補
充
了
二
○
○
○
年
後
發

表
的
新
作
者
，
重
視
新
的
發
展
。
我
們
整
理
編
選
在
香
港
本
土
寫

作
發
表
的
短
篇
小
說
，
也
自
然
留
意
到
香
港
與
外
地
密
切
的
關

係
。
﹂

也
斯
是
一
位
勤
奮
的
作
家
。
他
最
近
在
創
作
上
還
進
行
了
新
的

嘗
試
，
他
認
為
﹁
小
說
的
界
線
不
必
是
固
定
的
。
﹂

他
寫
道
：
﹁
越
界
的
行
程
，
以
一
段
行
程
為
主
，
人
物
進
入
某

個
異
於
日
常
習
慣
的
文
化
和
空
間
，
感
受
體
驗
到
的
一
些
事
情
，

多
多
少
少
調
整
他
的
看
法
。
狹
義
地
說
：
可
能
比
較
接
近
旅
遊
文

學
、
文
化
小
說
，
但
其
實
又
不
限
於
此
。
寫
的
不
限
於
放
逐
、
移

民
、
移
居
的
工
作
的
狀
況
、
離
散
的
族
群
，
還
未
找
到
一
個
現
成

的
文
學
詞
彙
可
以
概
括
整
個
狀
態
。
﹂

也
斯
在
︽
越
界
的
行
程
︾
就
試
圖
結
合
詩
、
散
文
和
議
論
的
成

分
，
拓
寬
小
說
的
界
限
。
還
不
僅
僅
於
此
，
他
認
為
：
﹁
當
它
在

當
時
的
文
學
界
找
不
到
一
個
適
合
的
對
話
對
象
，
有
時
反
而
能
與

新
的
舞
蹈
、
音
樂
、
戲
劇
、
錄
像
、
繪
畫
的
藝
術
形
式
互
動
互

勉
，
彼
此
有
所
共
鳴
。
﹂

︽
越
界
的
行
程
︾
的
獲
獎
證
明
他
﹁
實
驗
小
說
﹂
的
成
功
。

提
起
也
斯
，
有
一
個
鏡
頭
一
直
在
腦
海
中
拂
之
不
去
。
記
得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我
去
美
國
聖
地
牙
哥
探
訪
作
家
李
黎
，
知
道
期

間
也
斯
在
加
州
大
學
聖
地
牙
哥
分
校
攻
讀
博
士
學
位
，
我
亟
望
見

到
他
，
他
與
太
太
吳
煦
斌
應
約
而
來
，
他
談
到
攻
讀
這
個
學
位
，

付
出
辛
勤
的
代
價
。
他
當
時
已
步
入
中
年
了
，
如
果
不
是
有
莫
大

的
毅
力
和
決
心
，
是
決
計
不
成
的
。
這
一
番
話
，
仍
縈
迴
耳
畔
。

也
斯
晚
期
因
患
上
肺
癌
，
是
第
三
期
。
我
曾
介
紹
一
位
中
醫
給

他
。
我
的
一
位
同
事
也
曾
患
上
末
期
肺
癌
，
西
醫
判
斷
他
只
有
半

年
命
，
結
果
至
今
活
了
三
年
，
身
體
狀
態
比
以
前
還
要
好
。
他
告

訴
我
，
他
正
在
給
台
灣
中
醫
調
理
，
情
況
良
好
。

也
斯
曾
有
一
段
時
期
深
居
簡
出
，
後
來
病
況
似
乎
好
轉
，
他
出

來
參
加
公
開
活
動
也
多
了
。

月
前
，
我
們
共
同
的
好
朋
友—

—

韓
國
外
語
大
學
朴
宰
雨
教
授

來
港
，
我
們
一
起
喝
咖
啡
敘
舊
，
他
還
侃
侃
而
談
，
商
量
把
香
港

作
品
介
紹
到
韓
國
。

我
相
信
，
包
括
他
的
親
友
，
都
想
不
到
他
走
得
那
麼
快
，
他
還

有
不
少
未
竟
的
寫
作
計
劃
，
這
是
令
人
感
到
遺
憾
的
事
。

蒙
田
在
︽
論
哲
學
即
是
學
死
︾
中
提
出
：
﹁
生
命
的
用
途
並
不

在
長
短
而
在
乎
我
們
怎
樣
利
用
它
。
許
多
人
活
的
日
子
並
不
多
，

卻
活
了
很
長
久
。
﹂
也
斯
人
雖
然
走
了
，
卻
永
活
在
文
學
的
空

間
、
也
活
在
我
們
心
間
！

悼也斯
彥　火

琴台
客聚

現
在
，
香
港
人
把
﹁
㜜
房
﹂
描
繪

成
人
間
地
獄
似
的
。
其
實
㜜
房
早
在

上
世
紀
初
期
已
經
出
現
，
上
世
紀
在

戰
後
到
六
十
年
代
十
分
流
行
。
但
那

時
候
不
叫
﹁
㜜
房
﹂，
叫
板
間
房
或

梗
房
。
四
五
十
年
前
，
能
住
上
一
個
獨
立

單
位
樓
房
的
已
是
中
小
富
豪
。
更
貧
窮
的

是
住
木
屋
、
天
台
僭
建
屋
或
許
多
形
形
色

色
的
山
邊
野
外
的
僭
建
屋
。
每
有
水
災
、

風
災
、
山
泥
傾
瀉
，
往
往
造
成
房
屋
倒
塌

的
慘
劇
，
死
傷
多
人
。

住
在
一
層
樓
的
分
租
單
位
的
，
已
算
是

小
康
或
者
中
產
。
我
小
時
候
與
父
母
親
就

是
住
在
㜜
房
的
。
那
時
候
的
㜜
房
還
沒
有

現
在
的
分
租
㜜
房
有
獨
立
的
廁
所
，
大
人

小
孩
往
往
為
爭
進
公
共
廁
所
而
吵
架
。
廚

房
也
是
共
用
，
而
且
還
是
燒
柴
燒
炭
，
烏

煙
瀰
漫
，
談
不
上
甚
麼
空
氣
清
新
和
清
潔

衛
生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
我
結
了
婚
，
仍
然

是
住
在
㜜
房
裡
。
就
是
租
用
一
個
梗
房
，
還
是
公
用

廁
所
和
廚
房
。
後
來
生
男
育
女
，
仍
是
住
㜜
房
。
後

得
中
銀
集
團
朋
友
的
照
顧
，
才
開
始
租
得
他
們
管
理

的
一
個
小
單
位
。
直
到
我
所
主
持
的
學
校
建
了
新
校

舍
，
由
於
有
附
屬
學
生
宿
舍
的
關
係
，
建
築
師
建
議

在
頂
層
增
設
一
層
校
長
宿
舍
，
從
此
才
有
了
一
個
安

居
之
地
。

現
在
香
港
的
住
宅
樓
房
價
格
暴
漲
，
與
其
他
物
價

的
漲
幅
完
全
不
成
比
例
。
許
多
中
產
者
買
不
起
一
個

小
小
的
住
宅
單
位
。
許
多
打
工
仔
更
加
不
得
不
住
在

租
用
的
㜜
房
。
當
然
此
一
時
也
彼
一
時
也
。
香
港
已

經
有
七
十
六
萬
多
個
家
庭
住
進
公
屋
，
另
有
約
一
半

住
在
自
置
物
業
之
內
，
包
括
居
屋
。
現
在
要
租
住
房

屋
的
大
多
是
新
移
民
和
新
婚
青
年
人
。
他
們
當
然
不

習
慣
住
進
㜜
房
，
時
代
在
進
步
，
人
們
的
物
質
要
求

有
所
提
高
，
這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

㜜
房
要
消
滅
掉
仍
然
有
待
，
因
為
有
客
觀
需
要

也
。
但
是
管
理
、
特
別
是
消
防
設
備
，
一
定
要
有
檢

查
和
改
善
，
安
全
是
第
一
位
的
。

﹁
㜜
房
﹂
這
個
名
詞
不
知
是
誰
發
明
的
，
而
且
流

行
起
來
。
﹁
㜜
﹂
字
殺
氣
騰
騰
，
好
像
要
㜜
殺
甚
麼

的
，
其
實
就
是
分
租
單
位
而
已
。
增
建
公
屋
居
屋
，

改
善
居
住
環
境
是
必
要
的
，
但
也
不
必
把
﹁
㜜
房
﹂

形
容
成
十
惡
不
赦
而
﹁
生
人
勿
住
﹂
的
居
住
環
境
。

說「㜜房」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
有
效
日
期
：

新
曆
二
○
一
三
年

二
月
四
日
至
二
○
一

四
年
二
月
三
日

●
使
用
方
法
：

先
將
整
個
家
居
平
均
地

分
成
九
格
，
然
後
站
在
正

中
央
的
位
置
，
使
用
指
南

針
量
度
出
東
、
南
、
西
、

北
、
東
北
及
西
北
等
八
個

方
位
。
找
出
方
位
後
，
便

可
按
下
圖
佈
置
風
水
物
，

以
達
化
病
及
趨
運
等
等
各

種
效
果
。

一
白
貪
狼
桃
花
星
︵
正
北

方
︶放

置
一
瓶
清
水
，
內
加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
可
增
人

緣
及
愛
情
運
。

二
黑
病
符
星
︵
西
南
方
︶

放
置
一
瓶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水
、
金

鈴
或
銅
片
，
可
減
輕
患
上
腹
部
如
腸
、

胃
及
消
化
系
統
等
疾
病
的
機
會
。

三
碧
祿
存
官
非
星
︵
正
東
方
︶

張
貼
揮
春
、
擺
放
紅
色
或
粉
紅
色
的

擺
設
，
可
減
弱
口
舌
是
非
之
侵
擾
。

四
綠
木
文
曲
星
︵
東
南
方
︶

掛
上
四
枝
毛
筆
或
放
置
四
枝
水
種
富

貴
竹
，
可
催
旺
讀
書
、
考
試
及
職
位
升

遷
之
運
。

五
黃
廉
貞
凶
星
︵
中
央
︶

放
置
一
瓶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水
、
金
鈴
或
銅
片
，
可
減
輕
患
上

肺
部
、
氣
管
、
胸
部
、
腹
部
、
腸
、
胃

及
消
化
系
統
等
疾
病
的
機
會
。

六
白
武
官
祿
星
︵
西
北
方
︶

放
置
一
套
八
隻
紫
砂
茶
杯
或
八
顆
白

色
石
春
，
可
增
加
升
遷
機
會
。

七
赤
破
軍
星
︵
正
西
方
︶

放
置
一
瓶
清
水
、
藍
色
地
氈
或
掛
上

藍
色
窗
簾
，
可
令
是
非
遠
離
及
減
低
破

財
機
會
。

八
白
左
輔
星
︵
東
北
方
︶

放
置
擺
鐘
、
風
扇
或
電
玩
等
各
種
保

持
循
環
運
動
的
物
件
，
有
催
旺
正
財
之

運
。

九
紫
火
右
弼
星
︵
正
南
方
︶

放
置
長
明
燈
或
紅
地
氈
，
可
增
加
如

婚
嫁
及
生
育
等
喜
事
降
臨
的
機
會
。

特
別
注
意

蛇
年
間
的
凶
方
﹁
太
歲
﹂
、
﹁
五

黃
﹂、
﹁
二
黑
﹂
及
﹁
三
煞
﹂
分
別
位

於
單
位
的
東
南
、
中
央
、
西
南
及
正
東

方
，
所
以
於
蛇
年
期
間
，
切
忌
於
相
關

方
位
動
土
，
否
則
將
招
來
煩
惱
及
災

病
。

蛇年家居風水佈局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未
曾
參
觀
過
監
獄
，
看
過
的

監
獄
情
況
，
全
都
是
從
電
影
或

電
視
，
真
正
的
監
獄
是
不
是
真

的
像
影
視
看
到
的
那
樣
？

監
獄
，
看
到
這
兩
個
字
，
會

聯
想
到
關
囚
犯
的
牢
籠
嗎
？
我
倒
是

覺
得
中
國
古
代
的
囹
圄
或
囹
圉
比
較

能
聯
想
到
關
起
來
的
情
況
。
用
一
個

四
邊
密
封
的
框
框
，
把
令
和
吾
關
在

裡
面
，
吾
就
是
我
，
即
是
關
我
在
裡

面
，
而
令
就
是
我
再
也
不
能
命
令
人

了
。
不
但
不
能
命
令
人
，
更
把
幸
福

也
關
進
去
了
。

美
國
的
安
．
比
爾
斯
在
︽
魔
鬼
辭

典—
—

憤
世
嫉
俗
者
詞
彙
手
冊
︾

裡
，
說
監
獄
，
﹁
是
一
個
既
有
處
罰

又
有
獎
賞
的
地
方
。
詩
人
使
我
們
確

信
：
﹃
石
頭
牆
構
不
成
監
牢
﹄。
但

是
，
一
旦
石
牆
與
政
治
寄
生
蟲
和
道

德
說
教
者
聯
合
起
來
，
沆
瀣
一
氣
，

那
可
不
是
什
麼
好
受
的
東
西
。
﹂

這
當
然
是
憤
世
嫉
俗
者
的
語
言
。
如
果
不
談

道
德
，
很
多
罪
人
就
關
不
進
監
獄
了
。

美
國
哲
學
家
邁
可
．
桑
德
爾
在
︽
錢
買
不
到

的
東
西—

—

金
錢
與
正
義
的
攻
防
︾
一
書
中
，

提
到
美
國
加
州
聖
塔
安
那
和
其
他
幾
個
城
市
，

對
於
非
暴
力
犯
罪
者
，
有
特
別
的
優
待
，
就
是

可
以
花
錢
換
得
較
佳
的
居
住
環
境
，
只
要
一
個

晚
上
付
出
八
十
二
美
元
，
便
可
在
既
乾
淨
又
安

靜
的
囚
室
裡
住
宿
，
遠
離
那
些
沒
有
付
錢
的
犯

人
囚
牢
。

一
晚
八
十
二
美
元
，
一
個
月
就
差
不
多
要
二

千
五
美
元
，
即
是
約
近
二
萬
港
元
了
。
二
萬
港

元
在
香
港
可
以
住
到
既
安
靜
又
遠
離
嘈
雜
的
環

境
嗎
？
在
美
國
的
監
獄
就
可
能
。

這
真
是
有
錢
使
得
鬼
推
磨
的
事
，
不
是
變
相

鼓
勵
經
濟
犯
罪
嗎
？
因
為
經
濟
犯
罪
，
賺
了
錢

雖
然
要
坐
牢
，
但
付
錢
又
可
住
得
更
舒
適
，
值

得
一
博
，
划
得
來
啊
。
未
來
的
發
展
，
不
知
會

不
會
一
個
晚
上
付
八
百
美
元
，
就
有
獨
棟
公
寓

式
囚
房
可
住
？
　

監獄隨想
興　國

隨想
國

要
了
解
輕
小
說
的
構
成
面
貌
，
資
料

庫
消
費
的
概
念
不
得
不
先
弄
清
。
東
浩

紀
在
︽
動
物
化
的
後
現
代—

—

御
宅
族

如
何
影
響
日
本
社
會
︾
早
已
花
了
不
少

篇
幅
去
解
釋
這
概
念
，
他
指
出
在
御
宅

族
的
消
費
市
場
中
，
人
物
的
魅
力
度
遠
較
作

品
的
完
成
度
為
高
。
當
用
傳
統
的
﹁
引

用
﹂、
﹁
影
響
﹂
又
或
是
﹁
戲
仿
﹂
的
概
念
來

表
述
不
同
作
品
之
間
人
物
設
計
上
的
內
在
聯

繫
，
其
實
均
仍
是
以
作
品
又
或
是
作
家
為
單

位
來
討
論
，
但
此
思
路
已
不
足
以
解
釋
現
今

狀
況
。

就
以
︽
新
世
紀
福
音
戰
士
︾
的
綾
波
麗
來

說
明
，
東
浩
紀
認
為
︽
機
動
戰
艦
︾
的
星
野

琉
璃
、
︽
雨
下

︾
的
月
島
琉
璃
子
及
︽
秋
葉
原

電
腦
組
︾
的
大
鳥
居
都
可
說
是
由
綾
波
麗
的

原
型
逐
漸
衍
生
而
成
，
但
那
不
一
定
與
︽
新

世
紀
福
音
戰
士
︾
作
品
自
身
有
必
然
關
係
，

反
過
來
是
從
綾
波
麗
作
為
人
物
自
身
的
萌
元

素
︵
沉
默
、
藍
色
頭
髮
、
白
色
肌
膚
及
神
秘

能
力
︶
中
鋪
展
過
來
，
簡
言
之
是
受
人
物
自

身
在
御
宅
族
市
場
中
的
資
料
庫
所
影
響
，
這

就
是
資
料
庫
消
費
的
創
作
及
消
費
模
式
。

而
東
浩
紀
︽
動
物
化
的
後
現
代
２—

—

電

玩
式
寫
實
主
義
的
誕
生
︾
進
一
步
要
做
的
，

就
是
竭
力
為
以
上
的
流
行
文
化
消
費
現
象
，

嘗
試
與
文
化
界
既
有
的
審
美
觀
念
融
合
，
希
望
借
此

﹁
賦
權
﹂
來
為
輕
小
說
作
出
正
名
升
格
的
嘗
試
。
此
所
以

他
借
由
自
然
主
義
而
來
的
寫
實
主
義
觀
念
，
來
提
出

﹁
動
漫
式
寫
實
主
義
﹂
的
說
法—

—

以
兩
種
寫
實
主
義
並

行
來
解
釋
現
況
，
並
視
為
文
學
想
像
力
的
基
準
條
件
，

並
認
為
此
乃
一
種
後
設
類
型
的
創
作
環
境
。
前
者
由
明

治
時
期
從
歐
洲
引
入
，
後
者
則
由
戰
後
於
日
本
國
內
自

行
生
成
，
從
而
把
日
本
的
小
說
市
場
作
粗
略
的
二
分
。

就
以
目
前
的
日
本
文
學
市
場
為
例
，
據
自
然
主
義
式
寫

實
主
義
成
書
的
︽
東
京
鐵
塔
︾
成
為
超
暢
銷
作
，
也
成

為
芥
川
獎
及
直
木
獎
的
話
題
，
但
與
此
同
時
﹁
涼
容
春

日
﹂
系
列
同
樣
銷
出
數
百
萬
本
，
此
所
以
他
其
實
是
在

向
日
本
的
文
學
批
評
界
施
壓
，
指
出
再
可
以
只
追
逐
純

文
學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而
必
須
正
視
眼
前
的
輕
小
說
風

潮
。 資料庫消費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我在鳴沙山下買了兩個銅鈴，帶回家後把一個
放在畫桌上，一個放在電腦桌上。
這是兩個並不好看，有點殘舊，有點生澀，也

不發亮的銅鈴，是兩個如果讓我有選擇餘地的話
絕對不會購買或者帶回家來的銅鈴。購物極端挑
剔的人，在路上從不隨便買東西，更不喜歡在旅
途中帶㠥物品增加重量和麻煩，通常一邊遊走一
邊盡可能把隨身之物隨手送掉。
喜歡聽叮噹的鈴聲，年輕的歲月裡，四處尋覓

各種各類的風鈴，找來就歡歡喜喜拴在當風處，
有風吹起，聽見叮叮噹噹的輕快鈴聲，單純地以
為時光只流過風鈴，帶不走我的青春和快樂，心
安穩當生出一種自由自在的瀟灑快活，然而，一
切還是沒法掌握，隨㠥歲月之風的吹掠，成為永
遠的過去。
驚覺以後，不再對風鈴感興趣，叮噹的記憶更

換為「無論如何努力也挽不住拉不回的時光終歸
要流逝」的哀傷。
沒有懸掛起來的銅鈴，啞了聲音，沉寂得像只

會工作而不懂得對生活抗議的農民。
再不忍聽那鈴聲，可是創作幾個小時後，隨手

拎起它的鏈子，鈴聲就在手上叮噹作響，清脆的
叮鈴鈴仍舊悅耳。
似乎看到金黃色的細沙在銅鈴上邊流走，彷彿

瞧見一群群背馱旅客的駱駝，排㠥整齊的隊伍朝
㠥黃沙滾滾的沙漠走去。
那天是刻意安排在夕陽時分來到鳴沙山，看似

層疊起伏的山巒，其實是一重接一重的沙峰，高
低不平的沙脊像有人提㠥蘸滿色度的畫筆，把光
暗的層次描繪得清晰分明，耀眼的璀璨奪目，金
碧輝煌，教人分辨不出這燦盈盈的誘人色彩，是
黃沙原來閃閃發亮的金色，或者是叫夕陽染上了
斜暉的華麗顏色？

遙望遠處迤邐的金色波浪不斷㜫起，逐漸加劇
的風穿過層層波紋的重重沙峰，隨㠥氣勢磅礡的
金浪黃濤的翻滾，巨大的響聲從沙裡發出來，不
必根據史書的記載來描述，這一個晴朗的秋日下
午，風停沙靜時，耳邊亦聽聞絲竹管弦的幽幽樂
音。清代詩人記敘：「雷送餘音聲裊裊，風生細
響語喁喁」。早在漢代，就因為這自然現象的奇觀
而稱此地為「沙角山」和「神沙山」，晉代時期才
將這位於甘肅敦煌金色沙山定名為鳴沙山，到今
天人們猶可聽到「天地間的奇響，自然中的美妙
樂章」。
脫下鞋子，赤腳踩在沙地上，鳴沙山的細沙柔

軟得似綢緞一般，細微的金沙在你一步踏下便立
刻把你的腳暖暖地包藏起來，你得非常出力提腳
才能繼續下一步。略帶寒意的秋風中，金沙觸腳
的感覺溫暖而舒服，令人忍不住一步又一步地赤
腳向前行去。
朝向夕陽走去，熠熠光彩中竟出現了灩灩的波

光，像一彎新月平靜地躺在鳴沙山邊的，是一泓
清澈見底的月牙泉。沙漠中竟然出現清泉，多麼
難以解釋的景觀，比鳴沙山低得那麼多的月牙
泉，為什麼在大風吹起來的時候，卻不會被流沙
填沒呢？
大自然的奧秘和神奇不是平凡人能夠了解，敦

煌的民間流傳㠥無數美麗動人的神話，我們在鳴
沙山邊，在月牙泉旁聽敦煌作家說故事，彷彿走
進了神話中的景致。作家告訴我們，在有限的材
料和詩詞歌賦裡，與鳴沙山相映成趣的月牙泉一
直是碧波蕩漾、水草繁茂，並且還有鐵背魚、七
星草和五色沙三件寶。1960年以前，最大的水深9
米，湖水面積22.5畝。然而，隨㠥城市開發大潮的
逐漸入侵，敦煌地下水位急劇下降，連帶影響了
月牙泉的水位出現危機，為使月牙泉免於枯竭，

政府機關盡力在採取挽救措施。為了嚮往還沒看
見的繁華熱鬧未來而對看不見的富庶豐饒大自然
進行破壞，很可能一併破壞了神話的美好。騎㠥
駱駝走到鳴沙山邊的月牙泉，心中充滿神秘和興
奮，驚喜地讚歎過造物主的奇妙後，我們再度騎
駱駝回歸來時路。
牽㠥我的駱駝的是一個臉孔黧黑、皮膚粗糙的

漢子，他低聲問我：「您要不要坐在駱駝背上拍
張照片作為紀念？」沒等我回答，他已然喚起伏
在地上曲下四肢等我攀上去乘坐的駱駝，耐心地
待我拍過兩張不同背景的照片才牽㠥駱駝往回
走。駱駝每走一步，駝鈴便跟㠥叮噹一聲響，似
乎在為駱駝數㠥它走過的腳步。
天突然很快地黝黑下來，空氣中的寒意也倏然

加深。黧黑的漢子走在駱駝的前頭，背㠥我卻似
乎看得見我內心的恐懼，輕聲安慰我：「你不要
害怕，我的駱駝很馴良，非常聽話的。」然後他
帶點羞澀問我：「你跟我買兩個駝鈴好嗎？這是
很好的東西，會響的，聲音很好聽。」這簡單的
推銷話語毫無說服力，什麼叫做「很好的東西，
會響的，聲音很好聽」？如此拙樸的廣告辭彙，
可以吸引多少人向他購買呢？
「好。」但我卻點頭答應他。他本是沙

漠上的一個陌生人，或許是他一副渾樸未
鑿的神情中帶㠥誠摯友善的態度吧，膽小
的我居然相信他的話，安心地左顧右盼起
來。
忽然跑來另一排駱駝隊伍，速度一下子

超過慢慢行走的我們，在呼呼的冷風中我
聽到坐在駱駝上的人喊㠥：「快點！快
點！要跑的！跑快點！」那毫不客氣地吆
喝的口氣，極其粗魯無禮。
我看見在前面牽㠥駱駝的是一個包㠥臉

孔的女人，身上穿㠥粗布的衣褲，在昏暗
中，在疾速地跑步中，我看不清她的模
樣，但她拚命向前跑步的緊張驚慌樣子，
一下子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中，並且永遠

不能忘記。現在寫㠥這篇文章的時候，她還在沙
地上不停艱辛地努力奔跑。
要在沙地上走路，已經那麼困難，要在沙地上

跑快一些，那個牽駱駝的瘦小女子，她要用多少
力氣才能辦到？當一群又一群的旅客們來騎駱駝
時，他們一次又一次，重複走同樣的一條路，他
們一天裡走了多少次？走了多少路？他們得牽多
少旅客在這條路上辛勞地徒步行走，才能賺取微
薄的收入讓一家飽暖？
叮噹的駱駝鈴聲對遊客是一份迷人的輕快，對

他們卻是難以負荷的生活迫人的重壓。
騎駱駝的年輕男人繼續吆喝㠥：「不夠快！再

快一些！再快一些！」
那個年輕男人在我印象中，又肥壯又醜陋。而

那個瘦弱矮小的女人，在暮色漸濃的黃昏裡，吃
力地往前跑的身影，在我每一次聽到清脆的駝鈴
聲響的時候，便浮現出來。
下了駱駝，問牽駱駝的漢子買駝鈴的時候，完

全沒有平時購物的挑剔，回家以後，把銅鈴放在
桌上，一個在電腦書桌上，一個在畫桌上，這
樣，它們就不會發出聲響。

無聲的駝 鈴

■沙漠中的駱駝。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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